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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野王 《舆地志》的著录、征引与内容
———以唐宋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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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顾野王 《舆地志》在唐代流传较广，多为具有南方背景的学者所利用。宋代以来，伴随着各类书籍的

大量征引及其地理信息的失效，《舆地志》逐渐淡出了主流书籍的行列，最终散佚。据现存佚文，其成书时间应在天

嘉元年 （５６０年）后，记叙范围似不涉及外国与四夷。《舆地志》在具有六朝文学色彩的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较为实

用的地理信息。其文本在传抄过程中被不断修改，这可能是佚文中的年号、政区多有抵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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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地志》三十卷，陈顾野王 （５１９—５８１
年）撰。
六朝时代，地志大为兴盛，吴郡陆澄 “聚一

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
《地理书》”。后又有乐安任昉，他 “增陆澄之书
八十四家，谓之 《地记》”。不过，这些都是简单
的资料汇编，内容多有重复，且卷帙繁多，既不
易阅读，又难以传抄。因而它们的精简版，数种
《地理书抄》亦流行于当时，然而亦不成系统。
真正解决这一学术问题的是顾野王，据 《隋书·
经籍志》记载，他 “抄撰众家之言”，成 《舆地
志》三十卷①。不仅篇幅适中，且经过了顾野王
的精心编排，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六朝
地理书的总结之作。

《舆地志》见于唐宋时代的诸家目录，并多
为文献所征引。说明在唐宋士人的地理知识结构
中，它是较为重要的书籍。然而，由于该书已亡
佚，前人对它的研究并不充分，该书在唐宋时代
的著录、征引的情况如何，其体例、内容究竟是
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②。本
文即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唐宋文献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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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段资料皆出自 《隋书》卷３３ 《经籍志二》。
前人对 《舆地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辑补方面，

相关学术史回顾参见陆帅： 《新刊 〈舆地志辑注〉献
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３年第３辑，第６２－７２
页。就 《舆地志》进行过专文探讨的有李迪： 《顾野王
〈舆地志〉初步研究》， 《内蒙古师大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３
期，第６５－７０页；张蓓蓓： 《六朝史部文献编纂研究》
第２章第３节，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第

３６－４０页；但对该书的著录、征引、内容、文本等诸多
面的情况均涉及不多。此外，清人姚振宗、章宗源、王
谟及今人张国淦对 《舆地志》有过提要式的介绍，皆较
为简略，海外学者对此书的关注亦有限。参见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卷２１ 《史部十一地理类》，收
入 《二十五史补编》第４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年；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６ 《地理》，收
入 《二十五史补编》第４册；王谟：《〈舆地志〉辑佚》，
收入 《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张
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日）岛田虔次、谷川道雄等：《アジ
ア史研究入门》，（京都）同朋舍，１９８３年； （日）砺波
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 《中国历史研究入门》， （名
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６年。



心，就上述问题加以探讨①。

一　 《舆地志》在唐代的著录与征引

《舆地志》的首次著录是在唐贞观年间修编
的 《隋书·经籍志》中，三十卷。而后以唐开元
年间 《古今书录》为蓝本修撰的 《旧唐书·经籍
志》、以唐后期官修目录为基础修撰的 《新唐书
·艺文志》中，该书亦皆著录为三十卷。编纂于
同时代的 《日本国见在书目》中也有 《舆地志》，
这应当是由遣唐使或学问僧带回日本的②。不过
在卷数方面，书中著录为二十卷，有所不同。限
于资料不足，详情已难考知。但如考虑到 “二”、
“三”字形相近，或是抄写讹误。
现存的唐代文献中，征引 《舆地志》者有如

下几种 （见表１）：
表１　唐代文献引用 《舆地志》条目表③

书　名
征引条数

１－５　 ５－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０－５０

《文选》李善注 ○

《后汉书》李贤注 ○

《初学记》 ○

《史记正义》 ○

《建康实录》 ○

《通典》 ○

《元和郡县图志》 ○

《三宝感通录》 ○

　　观察表１不难发现，唐代文献引用 《舆地
志》较多的是 《史记正义》、《初学记》、《建康实
录》。而作为地理总志的 《元和郡县图志》以及
含有 《州郡典》十卷的 《通典》引用 《舆地志》
的数量却很有限，这或许与唐人对六朝地志的态
度有关。
胡宝国指出，唐代学者对于六朝地志多持否

定态度，因为它们缺乏实用色彩④。胡氏的主要
证据就是杜佑、李吉甫等学者对六朝地志的批判
意见⑤。也正如上表所见，两氏所编纂的 《通
典》、《元和郡县图志》尽管也参考了 《舆地志》
的部分内容，总体来说条目较少。然而需要指出
的是，杜佑、李吉甫对学术的追求都是经世致
用，他们的出身、经历都以华北为中心，只能视
为一类唐代学者的代表。学术喜好、地域背景与
之不同的唐代学者对六朝地志又是另一种态度。

上表中引用 《舆地志》条目较多的 《史记正义》、
《初学记》、《建康实录》三种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史记正义》，张守节撰，他注解 《史记》的
目的之一是 “郡国城邑，委曲申明”，与六朝地
志 “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
实”的喜好相近⑥。此外还应当注意到除 《舆地
志》外，《史记正义》对 《水经注》也颇为注重，
大加甄录。《水经注》虽出自北朝，但与六朝地
志风格相近，颇具文学色彩⑦。《初学记》，徐坚
编修，目的是方便唐玄宗诸子作文时检查事类，
也是偏于文学。《建康实录》主要是记载六朝建
康的史事、宫殿山川，同样没有经世致用的目
的。此外，徐坚为湖州长城人，许嵩郡望河北高
阳，不过其先人自东汉末年就已定居江南，是早
已土著化的侨民，本人也在建康一带长期居住，
二者皆出自南方。张守节虽然出身不详，但如前
所言，他的学术倾向是偏于南方的。
出于学术喜好及地域文化的差异，唐人对

《舆地志》态度不一。但无论如何，该书保存了
许多原始资料，因此南北学者们都不得不加以参
考。该书能够传入东瀛，也说明它是当时学问圈
中较为流行的书籍，否则也不会引起遣唐使、学
问僧的注意。在日本，它也为日本学者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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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出版的 《舆地志辑注》在清
人辑本的基础上补充了不少佚文，尽管存在着重辑、误
辑等问题，但如果将错误条目去除，仍具参考价值，也
是本文所依据的基础资料之一。参见顾恒一等辑： 《舆
地志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及陆帅：《新刊
〈舆地志辑注〉献疑》。
参见 《隋书》卷３３ 《经籍志二》；《旧唐书》卷４６

《经籍志上》；《新唐书》卷５８ 《艺文志二》；（日）藤原
佐世： 《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另可参见
（日）興膳宏、川合康三： 《隋書經籍志詳攷》， （东京）
汲古书院，１９９５年，第４３３页。
本表以 《舆地志辑注》后附 《条文辑自书目与参

辑书目》为基础，剔除经考辨后的误辑条目后做成。版
本信息如下：《文选》，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道
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正藏本，其余见文中注。
参见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中

国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１３－２５页。
参见杜佑撰，王永兴等点校：《通典》卷１７１ 《州

郡典一·州郡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４４５１
页；刘知几：《史通》卷１０ 《杂述篇》，四部丛刊本。
张守节：《史记正义》序，收入点校本 《史记》书

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
参见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利用①。黄巢之乱后，两京图书荡然无存，但宋
初编修 《太平御览》时崇文院依藏有该书，可见
《舆地志》在有唐一代的流布相当广泛。

二　 《舆地志》在宋代的著录与征引

与唐代相比，《舆地志》在宋代的著录情况
并不理想 （见表２）：

表２　宋代目录 《舆地志》著录表②

目　录
是否著录

是 否 不详

《太平御览经史图籍纲目》 ○

《崇文总目》 ○

《中兴馆阁书目》 ○

《郡斋读书志》 ○

《遂初堂书目》 ○

《直斋书录解题》 ○

　　目前所知，最早著录 《舆地志》的宋代目录
是 《太平御览经史图籍纲目》，两宋的官修目
录——— 《崇文总目》与 《中兴馆阁书目》均已散
佚，《舆地志》的著录情况不得而知，至少在目
前的辑本中看不到该书。
宋代的私家书目，现存尤袤 《遂初堂书目》、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三家，其中仅有尤袤的 《遂初堂书目》著录了
《舆地志》。从尤袤、晁公武、陈振孙三人的经历
来看，尤袤曾在国史馆中供职，且热衷于抄书③。
他所藏 《舆地志》，或许就来自于皇家秘阁。晁
公武长年外任，陈振孙亦同，晚年方至临安，他
们的藏书基本来源于民间。也正因如此，晁、陈
的目录更能够反映当时图书流行的一般状况。晁
公武活动的四川地区，陈振孙活动的江、浙、
闽，皆是宋代图书出版、集散的中心地带④。这
两份藏书目录中 《舆地志》的缺载，说明在南宋
时代该书恐怕已淡出了主流图书的行列。
另一方面，进入宋代，对 《舆地志》的引用

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了。清人章宗源
指出 “《太平御览》、《寰宇记》引 《舆地志》甚
多”⑤，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其实，除了这两部
书，还有大量的宋代文献引用了 《舆地志》 （见
表３）。
表３中的书目并非全部，仅选取了颇具代

表、征引数量较多者。需要说明的是，《咸淳临

安志》曾引北宋晏殊 《舆地志》。宋人文献中所
引 《舆地志》或许会有部分是晏殊的同名书籍，
而被误认为是顾氏 《舆地志》⑥。不过现存宋代
目录中皆未著录此书，恐怕流传并不广。
无论怎样，宋人较为喜爱并大量地引用 《舆

地志》一书，是没有问题的。《寰宇记》所引条
目多达两百余条，《御览》亦有六十余条，两者
皆成书于晏殊活跃的时代以前。其实，晏殊本人
也颇为重视顾氏 《舆地志》，在其编纂 《类要》
中多有引用，现存残卷中就保留了不少佚文，且
多有传世文献所未见者⑦。
相比唐代，利用 《舆地志》的宋代学者，其

南方学术背景表现得更为明显。《太平御览》虽
由李昉主持，然而负责修撰的汤悦、徐铉、吴淑
等人，皆出自南唐⑧。 《寰宇记》的作者乐史也
是南唐旧臣⑨。上表中其他书籍的作者，如撰 《六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如日本文献 《弘决外典钞》就征引了 《舆地志》，
参见 （日）新美宽编、鈴木隆一增补： 《本邦残存典籍
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 （正、続）》， （京都）京都大学人
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６８年。又，该书已实现电子化，且在
原书的基础上有所补订，故本文以此为准。参见 （日）
武田时昌：《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データベー
ス》，《漢字と情報》，第１１辑，第６页。
版本信息如下：《太平御览经史纲目》见于 《太平

御览·引书目》； 《崇文总目》，丛书集成本；赵士炜：
《〈中兴馆阁书目〉辑考》，收入 《〈宋史·艺文志〉补·
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晁公武： 《郡斋
读书志》，四部丛刊本；尤袤： 《遂初堂书目》，丛书集
成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７年。
参见 《宋史》卷３８９ 《尤袤传》；黄燕生：《宋代藏

书家尤袤》，《图书馆杂志》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６２－６４页。
参见祝尚书：《晁公武与宋代四川图书业》，《中国

典籍与文化》１９９５年第２期，第２３－２５页；许殿才：
《陈振孙与 〈直斋书录解题〉》，《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
第１期，第６５－６６页。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６ 《地理》，

收入 《二十五史补编》第４册。
对此学者已有考辨，参见陆帅：《新刊 〈舆地志辑

注〉献疑》。
参见唐雯：《晏殊 〈类要〉研究》下篇第４章，复

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８－１２１页。
参见周杰生：《〈太平御览〉研究》，（成都）巴蜀

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８４－１１０页。
关于乐史生平，参见张保见：《〈太平寰宇记〉成

书再探———以乐史生平事迹为线索》，《中国地方志》

２００４年第９期，第５５－５９页。



表３　宋代文献引用 《舆地志》条目表①

书　名
征引条数

１－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以上

北
宋

《太平御览》 ○

《太平广记》 ○

《太平寰宇记》 ○

《云笈七籤》 ○

《武夷新集》 ○

《岳阳风土记》 ○

黄裳 《新出元丰九域志》 ○

南
宋

《舆地纪胜》 ○

《方舆胜览》 ○

《锦绣万花谷》 ○

《玉海》 ○

《海录碎事》 ○

《路史》 ○

《六朝事迹编类》 ○

《吴郡志》 ○

《嘉泰会稽志》 ○

《嘉泰吴兴志》 ○

《嘉定镇江志》 ○

《嘉定赤城志》 ○

《淳祐临安志》 ○

《景定建康志》 ○

《咸淳临安志》 ○

朝事迹编类》的张敦颐、《舆地纪胜》的王象之、

《路史》的罗泌、 《吴郡记》的范成大、 《玉海》

的王应麟等人，也多属南方士人。表中的各类方

志，亦集中于江南一带。我们知道唐末以来文化

重心转向南方，北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

南唐的遗产。《舆地志》作为六朝地理书，内容

侧重于南方，自然在南方出身的学者中更为流

行。以南方学者为中心所编纂地方志注重利用
《舆地志》的材料，也不令人意外。

那么，该怎样理解 《舆地志》在宋代被大量

征引却少被著录这一矛盾现象呢？这或许可以从

地理书籍的特性来加以考虑。

众所周知，地理书是注重时效，新陈代谢较

快的一类书籍。《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诸多

六朝地志，在 《旧唐书·经籍志》已很少看到，

往往为唐人的类似地志替代。《舆地志》作为六

朝地志的总结之作，它的记载年代距离宋朝太过

遥远，其中的政区信息、山川设施，对宋人来说

已经较为陌生了。杜佑、李吉甫等唐代学者对
《舆地志》引用较少，反而造就了该书在唐代的

独特价值。进入宋代，伴随着 《御览》、 《寰宇

记》的大量征引，一般士人已经不需要从 《舆地
志》中来获得地理知识了。能够看到，宋代文献
征引 《舆地志》的许多条目与 《御览》、 《寰宇
记》中的文本雷同，应该多出自转引。换言之，

它已经被这些新近出现，取其精华的地理书所逐

步取代了，自然也就成为边缘化的 “秘藏”，或
是专门的地理学者才需要参考的资料。《舆地志》

的引用在宋代达到高峰，也就决定了它逐渐散佚
的命运。

随着蒙古人的征服，中国南部地区又经历了

一次 “书厄”，为数不多 《舆地志》藏本恐怕也
于此时失传。元代之后的官私目录中，未再著录
该书，文献所引 《舆地志》的内容，也基本不出
唐宋文献之外。明代焦竑的 《国史经籍志》尽管
也著录了该书，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其书丛

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
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②，不能作为 《舆地志》

存在的依据。

三　唐宋文献所见 《舆地志》诸面

《舆地志》全书已佚，但根据散见于唐宋文
献中的材料，仍可以对其成书时间、叙述范围、

内容编排及文本的篡改情况做些探讨。
（一）《舆地志》的成书时间与记叙范围
关于 《舆地志》的成书时间，有学者依据

《云间志》的记载推测顾野王在梁末就已开始编

·６８·

①

②

本表以 《舆地志辑注》后附 《条文辑自书目与参
辑书目》为基础，剔除经考辨后的误辑条目后做成。版
本信息如下：《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
《云笈七籤》，（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杨忆：《武夷
新集》，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范致明：
《岳阳风图记》，丛书集成本；黄裳： 《新出元丰九域
志》，收入 《元丰九域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舆地纪胜》，（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方舆
胜览》，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 《锦绣万花谷》，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玉海》，（扬州）广
陵书社，２００７年；《海录碎事》，四库全书本； 《路史》，
四部备要本； 《六朝事迹编类》， （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各方志见 《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０年；其余见文中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８７《史部四十三》，万有文
库本第１７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年，第５８页。



纂该书，不过未提及何时完成，还有学者认为是

在永定年间 （５５７－５５９年）①。不过据佚文，它

的成书时间恐怕要更晚一些。

目前所知最晚一条材料为太建五年 （５７３
年），见于 《寰宇记》卷１１７：

　　 《舆地志》云：晋太始元年分郴县置

汝城、晋宁二县，属桂阳郡。陈太建五年

省并汝城、晋宁二县，立庐阳郡，领庐阳

一县。②

不过，我们不能排除对 《舆地志》的引用仅

至 “属桂阳郡”，而从 “陈太建五年”开始是乐

史所言的可能。又，《寰宇记》卷１０７曰：

　　按顾野王 《舆地志》：（乐平县）陈天嘉

元年尝废。③

细绎文句，这条材料虽以乐史转述的形式出

现，但内容无疑直接来自于 《舆地志》。现存佚

文中还有一些永定、天嘉年号的佚文，但都不迟

于天嘉元年 （５６０年），因此它的成书在该年以

后较妥当。

《舆地志》作为具有总志性质的地理书，它

的记叙范围究竟多大，是局限于王朝疆域，还是

九州之内皆为记载，“蛮夷外国”是否编入其中，

如何处理北朝所控制的区域，也值得关注。

现存文献中，能看到西到高昌郡 （今吐鲁番

附近）、北到上谷郡 （今河北张家口市附近），南

到爱州 （今越南北部）的佚文④。这一范围超出

了陈朝的版图，不过都曾在前代的中原王朝的范

围内。现存佚文中未有关于外国的记载。顾恒一

曾辑录了８条关于朝鲜地理的佚文，但并非 《舆

地志》的文本，属误辑⑤。又 《集神州三宝感通

录》引 《舆地志》，叙阿育王造塔事，顾恒一将

之归入 “四夷”之属。核检上下文，此条为有关

佛塔的记述。六朝时代，胡人刘萨诃往中土参拜

阿育王塔的故事颇为流行，此条佚文恐怕与此有

关，地方范围不出中土⑥。因此， 《舆地志》记

载范围可以大致限定在中原王朝曾经领有的疆

域，外国不在叙述之列。

叙及南朝疆域以外的地区时，除了依靠前

代文献，总括汉魏时代的状况外，顾野王也参

考了一些北朝的地理信息。据 《太平寰宇记》

卷１１１：

　　按顾野王 《舆地志》云：和城县，江左

立，属汝南郡。齐之庐江、南顿亦有和城，

属太原郡。⑦

文中的 “齐”，当指北齐⑧。该政区信息正

确与否暂且不论，这至少说明顾野王对于北朝的

政区信息有所留心，并尽量加以记录⑨。从 《隋

书·经籍志》所载乙部地理类文献来看，北朝地

志的数量远远低于东晋南朝，不太发达。郦道元

在注解 《水经》时利用了诸多如盛弘之 《荆州

记》之类的南朝地志，而顾野王所能看到的北朝

地志很有限，官方档案更无缘得见，因而对北朝

政区的了解是较为滞后或不足的，据 《太平寰宇

记》卷３４：

　　按顾野王 《舆地志》云：汉末，北地郡

但有泥阳、富平二县，魏晋亦然。西晋愍帝

时，陷入刘聪，郡县之名，所不详悉。瑏瑠

原属北地郡的区域于西晋末年 “陷入刘聪”，

此后一直在东晋南朝政权的疆域外，因而对顾野

王来说只能是 “郡县之名，所不详悉”。

（二）《舆地志》的编排与内容

作为南朝编纂的地理书，《舆地志》对长江

以南部分的记载较为丰富，尤其是都城建康及周

边的信息。我们不妨以这一区域的记载为中心，

对现有的佚文重新加以编目，尝试复原 《舆地

志》一部的原有结构 （见表４）。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前引张蓓蓓学位论文及 《舆地志辑注》前言
第９页。
乐史著、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１１７ 《江

南西道十五》，（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６４页。
《太平寰宇记》卷１０７ 《江南西道五》，第２１４４页。
参见 《初学记》卷８ 《州郡部》，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８１页、１９３页； 《太平寰宇记》卷６７
《河北道十六》，第１３６１页。
参见陆帅：《新刊 〈舆地志辑注〉献疑》。
刘萨诃参拜佛塔一事情的详细考证，可参见尚丽

新：《敦煌本 〈刘萨诃因缘记〉解读》，《文献》２００７年
第１期，第６５－７４页。

《太平寰宇记》卷１１１ 《江南西道九》，第２２５８页。
参见 《隋书》卷３０ 《地理志》，第８４０页。
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对 《舆地志》的引用也

可以仅断到 “齐之庐江”以前，但从上下行文来看似乎
更是一个连续的句子。不过它不影响本文的结论，因为
顾野王叙及北朝情况的佚文不只该条。

《太平寰宇记》卷３４ 《陇西道十》，第７２５页。



表４　 《舆地志》中建康有关内容分类表①

门类 内　容 出典 门类 内容 出典 门类 内容 出典

总叙 丹阳郡沿革 Ｊ１

属县

江宁县 Ｔ９０

同夏县 Ｔ９０

临沂县 Ｔ９０

宫苑

宫城总叙 Ｊ７

东宫 Ｄ２１，Ｊ２０

金华宫 Ｌ１

文德殿 Ｙ１７５

华光殿 Ｙ１７５

宝云殿 Ｙ１７５

惠轮殿 Ｙ１７５

乐游苑 Ｄ２０

江潭苑 Ｄ２２

华林园 Ｊ１２

景阳楼 Ｄ２２

甘露亭 Ｊ１２

层城观 Ｙ３１

文惠太子第 Ｔ９０

玄圃 Ｙ１７９

郊祀

南郊坛 Ｌ１

亲蚕宫 Ｄ２

晋宗庙 Ｌ１

孔子庙 Ｄ１６

宅舍

杜姥宅 Ｚ１２

乌衣巷 Ｄ１６

乘黄署 Ｌ７

纸官署 Ｌ７

国子学 Ｊ９

城阙

寺观

坟陵

山冈

台城 Ｔ９０，Ｄ２０

白下城 Ｔ９０

冶城 Ｚ１２

宣武城 Ｔ９０

东府城 Ｙ１７０

檀城 Ｌ３

建初寺 Ｓ１７

同泰寺 Ｊ１７

蒋陵 Ｃ８

晋山简墓 Ｌ１３

钟山 Ｈ２５，Ｓ１７

石头山 Ｄ１７

白山 Ｄ１７

雁门山 Ｄ１７

摄山 Ｔ９０

覆舟山 Ｌ６Ｄ１７

鸡笼山 Ｔ９０

三山 Ｄ１７

方山 Ｔ９０

土山 Ｄ１７

石硊山 Ｌ６

白都山 Ｔ９０

河川

淮水 Ｙ６５

靑溪 Ｔ９０，Ｌ５

直渎 Ｌ５

潮沟 Ｌ５，Ｓ１７

玄武湖 Ｔ９０

娄湖 Ｔ９０

燕雀湖 Ｄ１８

乌龙潭 Ｄ１９

半阳泉 Ｄ１８

秣陵浦 Ｄ１９

蟹浦 Ｚ５

舰澳 Ｄ１９

二十四航 Ｊ９

竹格渡 Ｄ１６

烈洲 Ｙ６９

蔡洲 Ｙ６９

加子洲 Ｙ６９

舟子洲 Ｔ９０

长命洲 Ｔ９０

张公洲 Ｙ６９

鸡鸣桥 Ｊ２

镇淮桥 Ｄ１６

慈姥山 Ｄ１７

牛头山 Ｔ９０

幕府山 Ｄ１７

梅岭冈 Ｔ９０

石子冈 Ｔ９０

白土冈 Ｌ６

　　说明：表格中字母为书名简称，之后的数字为所在卷数。Ｄ＝ 《景定建康志》，Ｈ＝ 《元和郡县图志》，Ｊ＝ 《建康

实录》，Ｌ＝ 《六朝事迹编类》，Ｔ＝ 《太平寰宇记》，Ｙ＝ 《太平御览》，Ｚ＝ 《至正金陵新志》。

　　由表４可见，《舆地志》叙述了丹阳郡及其
属县的沿革，属于政区信息。此类信息在现存佚
文中还能看到不少，如侨太原郡、豫宁郡等等，
还有一些州级政区沿革。说明政区信息在 《舆地
志》的体系中具有一定的位置，或许是经过了顾

野王有意识的编排。
政区之后，则是各种具体信息的叙述，如表

４所见，有宫苑、城阙、宅舍、山冈、河川、郊
祀、寺观、坟陵等等，详细而又琐碎。正如刘知
几批评的那样，“城池旧迹，山川得名，用为故

·８８·
①本表在 《舆地志辑注》的基础上，除去误辑、重辑的条目后做成。



实，鄙哉”①。不仅如此，在其他区域的佚文还
能看到一些志怪故事②。这种取材方式也体现了
六朝地志偏重文学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舆地志》在带有六朝文学

色彩的同时，也注重保存道里、地形等实用性的
地理信息。上表中 “石头山”、 “白山”、 “慈姥
山”、“淮水”等条，都是较为明显的例子。在关
于马岭山的记载，则反映的最为直接，《寰宇记》
卷１１７载：

　　按 《舆地志》云：“马岭山在县东北五
里。昔有仙人苏耽入此山学道，白日上升，
今有祠甚严。山与黄箱山相连。”又按庾穆
之 《湘州记》云：“马岭山者，以苏耽升仙
之后，其母每来此候之，见耽乘白马飘然，
故谓之马岭。”③

乐史叙及马岭山时引用了两段六朝地志的材

料，即 《舆地志》与 《湘州记》，它们的侧重点
各不相同。《舆地志》叙述了马岭山的地理位置
“在县东北五里”，地理形势 “山与黄箱山相连”；
《湘州记》则侧重于马岭山的得名及传说。当然，
两书的原文应不止于此，或有相互重合的部分，
但无疑乐史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差别，选取了
各自最有代表性的部分。

《舆地志》中包含不少实用的地理信息，当
与顾野王的经历有关。据 《陈书》本传，他历任
“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多年，而且长
期担任宫廷秘书官职，不仅能遍览皇家藏书，还
参考诸多官方档案。今天我们在郴州晋简、敦煌
遗书中，仍可以看到相似的内容④。这些上计簿
书、州郡图经，正是中古时期编纂各类官方地理
志的第一手材料，顾野王在编纂 《舆地志》时加
以利用是合情合理之事。

（三）《舆地志》文本的篡改问题
最后，想就 《舆地志》文本的篡改问题稍作

探讨。作为流行于写本时代的书籍，在传抄过程
不可避免被篡改。典型者，如南朝陆杲编纂的
《系观世音应验记》在东传的过程中被添加了数
条高丽相关的条目，北朝贾思勰编纂的 《齐民要
术》则被后人添加了不少小注⑤。 《舆地志》恐
怕也是如此，《寰宇记》卷７９云：

　　按 《舆地志》：华阳黑水惟梁州。注云：
黑水，出今南宁州南广县汾关山，北至僰道
县入江也。⑥

又 《通典》卷１７５云：

　　顾野王撰 《舆地志》，以为至僰道入江，
其言与禹贡不同，未为实录。⑦

由以上材料可知， 《寰宇记》中的 “注云”
乃指 《舆地志》的注。杜佑在翻看 《舆地志》
时，认为书中小注是顾野王所作，所以才会得出
“（顾野王）以为 （黑水）至僰道入江”的判断。
然而，南宁州是北朝所设的政区，作为南朝人的
顾野王显然不会写出 “出今南宁州南广县汾关
山”这样的语句。因此，该注显然不是顾野王的
原文，而是 《舆地志》在传抄过程中被人修改或
自行添加的注解。
实际上，在辨别 《舆地志》佚文的过程中，

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量存在于佚文中的北朝年

号或北朝隋唐的政区信息。如前文已引的 《太平
寰宇记》卷１１１：

　　按顾野王 《舆地志》云：和城县，江左
立，属汝南郡。齐之庐江、南顿亦有和城，
属太原郡。⑧

按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书法，这里应写为 “伪
齐”⑨。再如 《御览》卷５４：

　　 《舆地志》曰：……又曰：赞皇县有孔
子岭，上有石堂宽博，其石相拒若楹柱，有
一石人象执卷之状。瑏瑠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史通》卷１０ 《杂述篇》，四部丛刊本。
《太平御览》卷６０５ 《文部二十一》。
《太平寰宇记》卷１１７《江南西道十五》，第２３６１页。
参见 《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 《湖南考

古学刊》第８辑，（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３－
１１８页；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相关讨论参见张学锋：《〈观世音应验记〉の六朝

隋唐における著录と流布》， 《古代文化》第５１卷第６
号，第１５－２３页；（日）天野元之助： 《后魏の贾思勰
〈齐民要术〉の研究》，（日）山田庆儿编：《中国の科学
と科学者》，（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７８年，
第３６９－５７０页。

《太平寰宇记》卷７９ 《剑南西道八》，第１５８９页。
《通典》卷１７９ 《州郡典五》，第４５７４页。
《太平寰宇记》卷１１１ 《江南西道九》，第２２５８页。
南朝书籍对北朝名号的书法，《高僧传》的目录就

是较为典型的反映。参见释慧皎著，汤用彤点校，汤一
介整理：《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

《太平御览》卷５４ 《地部十九》。又，虽然 《御览》
只言引自 《舆地志》，但据 《御览文史纲目》， 《御览》
所引文献名 《舆地志》者，仅顾野王所撰一种，无同名
文献。



赞皇县，隋朝始置，顾野王的记叙必然不及
该时①。其实，这些抵牾产生的原因也不难推
测。能够想见，《舆地志》在后世传抄的过程中，
由于地理、政区信息的变动或被篡改，或是以小
注的形式追加说明。唐宋学者在引用 《舆地志》
时未加注意，或转述，或直接引用，因此便出现
了一些顾野王不可能叙及的信息。当然，我们不
能将所有抵牾都解释为后人的篡改，不过这至少
是认识辨别 《舆地志》佚文的一个视角。

结　语

《舆地志》的出现、流布、篡改与散佚，与
中古以来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它的命运正是六
朝地志在古代士人知识结构中位置变化的一个缩

影。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六朝地志的大量散佚固
然令人惋惜，但正是在这种学术新陈代谢之中，
唐宋士人充分汲取了六朝地志的养分。宋元以
来，体例精当、趣旨各异的地理书籍纷纷呈现在
世人的眼前，它们的学术源流，都离不开六朝
地志。

另一方面，六朝地志佚文的大量存在，使我
们仍然能够从很多角度对它们加以分析。如 《寰
宇记》卷９０有这样一条 《舆地志》佚文：

　　梁武帝遣人放生于此洲，仍置十户在洲
中，掌谷粟以饲之，故呼为长命洲。魏使李
恕来朝，帝正放生，问恕曰： “北主颇知此
乎？”恕对曰：“魏国不取亦不放。”帝无以
应之。②

作为南朝士人的顾野王，将北朝使者反驳皇
帝的逸闻记入书中。无论是用来考察南朝士人的
政治观念，还是对梁武帝在南朝贵族舆论中的形
象，这都是一条值得玩味的材料。此外，以 《舆
地志》为代表的六朝地志与唐宋地志之间的源
流、传承关系，具体究竟是怎样的，则是更为需
要关注的话题。以上这些，有待笔者将来进一步
的研究。

①相关考辨参见陆帅：《新刊 〈舆地志辑注〉献疑》。

② 《太平寰宇记》卷９０ 《江南东道二》，第１７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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